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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打印文章】

  久违了诗歌，也久违了诗人。而在记忆的深处对女诗人的印象是李清照的 “ 知否，知否，应是红肥绿瘦 ” ，因此当看到这本沉

甸甸的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》时，眼前为之一亮。在有限的时间里，抢读完诗选时，不由得点头，该诗选被称为 “ 历史上

第一部少数民族女诗人诗歌集 ” 当之无愧。  

  这本诗选让人眼睛发亮的还有那些女诗人的美丽。才女就是丑女，这是很多人的逻辑。而这本诗选汇萃群星，用无可辩驳的事实，

说明了一件事情：美丽的女人也会写诗，而且会写美丽的诗。面对眼前的美人，我的心里涨满了惊讶，原来会写诗，而且会写出优秀的

诗的女人不少，而这本书侧重的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，因此与我不了解的女诗人还很多。李清照空前并不绝后， “ 我是多么的

想念你 / 香气也能伤人 ” （马兰）让我叹赏不已。  

  想为这本书，以及这本书里的女人说一些什么，似乎有班门弄斧之嫌，所幸的是我将要说到的这几位女诗人：唯色、桑丹、梅萨，

大家都比较熟悉，所以相信言语若有不妥之处，定会被原谅。  

  诗，言志。诗歌是情感的真实流露。而女人擅长于感性思维，因此似乎女人天生适合于作诗。女人天生具有母性，这份母性让女人

天生对世界，对世间万物有着一份悲悯关爱之心，她们关心周围，爱护周围，她们关心自己的恋人，关心自己的孩子，关心自己的兄弟

姐妹，关心自己的父母，关心自己的民族，关心普天下的人。从三位女诗人的的诗里行间，依稀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感变迁。  

  爱情，似乎是女人一生遇到的第一个重要问题。 “ 女人，恨的是男人，爱的也是男人 ” （张爱玲），因此，女人如何不说男

人， “ 我撩开思绪中冷雨残秋的雕栏玉砌 / 可怎么也绕不过一张清晰明朗的灿烂轮廓 ” ，女人怎么也绕不开男人，于是女人注定

要为男人痴痴狂狂， “ 时间在我的心灵深处 / 构建了一个不可捣毁的偶像 ” ，但敏感的女人容易受伤害，在爱情的堕落的年代，

尽管梅萨 “ 真诚地将自己作为礼物谦逊地交出 ” ，然而男人让她伤心，于是最终 “ 又见一次爱情的美酒在死亡 / 又见一条缠绵

的蛇冷冷而去 ” ，受伤的女人不想男人，想自己，于是有了《羽毛，我的十三天》，自己是什么， “ 自己就是那根羽毛 ” 。有了

自己的女人，胸怀开始博大，女人的心里装的不只  

  是一个人的影子，于是佛才能渡有情人， “ 这种姿态保持已久 / 像羞花闭月带着古典的憔悴 / 埋在一片深深的红霞 / 围一身

绛红色的袈裟 / 在夜幕里枯坐 ” ，在古典的憔悴里，女人 “ 为昨天的刀光剑影写下不尽的春秋 ” ，女人的心里想的是 “ 一个

光芒的国度 ” ，这是怎样宽大的胸怀，有这样宽大胸怀的女人，她的任何的浅吟低唱都会打动人。特别是在今天，我们太需要干净的

语言和干净的感情，梅萨的诗歌正好满足了这两点。因此，尽管她的诗选入诗选以情诗居多，在题材上略显单薄，但她的诗让每一个女

人怀念古典的爱情。  

  女人爱上的第一个男人是谁，女人爱上的第一个男人似乎是自己的父亲。 “ 恋父情结 ” 似乎是女人天生的毛病，无论如何父亲

在远处，还是在近处，女儿总是会依恋父亲。这是桑丹和唯色的共同点。而对父亲的思索，实质是对人类本源的思索，尽管桑丹的诗还

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，但是她始终都没有停止对父亲的思念，对河流的思索，父亲与河流在桑丹的作品里是交织的，而这两者都是人类

生命之初的代表。人在母腹中的时候，不就是在水中吗？ “ 此时   总是想起你 / 一棵涉水的树 / 像寂静的河我寻找已久的

水 ” 。父亲是雄性的代表，水是雌性的代表，雄性与雌雄溶为一体，雄性既是雌性，雌性既是雄性，生命之初不就是这样的么？这样

的诗歌只有女人才能写得出。女人孕育生命，女人又思考生命，于是对生命女人有深刻的认识。 “ 再好的酒，不过是深醉的一场

梦 ” 。父亲毕竟不是属于女儿的，他是属于母亲的，他将离女儿远去，无论女儿如何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追寻。女儿只有在秋天里作内

心深处的告别。  

  告别了父亲的女儿，需要找自己的归宿，自己的寄托，于是一个手提一盏酥油灯的喇嘛照亮了唯色的路程。唯色的诗歌被置于卷

首，粗略翻完《诗选》后，发觉这是很有道理的。在我的记忆里泰戈尔、纪伯伦莫不是将自己的民族、自己的宗教深切地关怀。我不是



故意将唯色与泰戈尔、纪伯伦相提并论，我只是在读到唯色的诗歌时眼前有豁然开朗的感觉，仿佛与她一同站在青藏高原的高峰看周围

来来去去的人。在青藏高原当那个 “ 五十四岁的职业军人 ” 父亲死去后，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 “ 父亲 ” 佛祖释迦牟尼。  

  诗，贵说真话。而唯色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。长诗《西藏的秘密》让我震撼。如此的女人实属凤毛麟角，她的气概远远超出了很多

男人。 “ 我素来噤声，因为我几乎什么都不知道 ”“ 红旗下的蛋， / 却突然被击破 ”“ 那么书写吧，只是为了牢记，这可怜巴

巴的道德优越感， / 我当然不配，只能转化为一个人偶尔流露的隐私 ” 。在这里，我听到唯色觉醒的声音，寻找到自己真正的 

“ 父亲 ” 后，唯色的眼里装的就不再是一个男人， “ 远离家乡，身陷永远陌生的外族人当中， / 怀着轻微的尴尬，安全地，低声

地说： / 细细想来，他们与我怎会没有联系？ ” 四分之三的藏族血液占据了唯色整个的生命。她自觉地关心青藏高原上的宗教，青

藏高原上的民族。这样的关怀超出了性别的、民族的界限。这是每一个真正的大师所走的路。唯色正行走在这一条路上。  

  生活是一切艺术的源泉，而诗歌是一种对生活的反照。唯色、桑丹、梅萨她们都有着藏族的血统，她们在用汉语或浅吟低唱，或慷

慨激昂的时候，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独特的画卷。绛红色的袈裟、檀香木的梳子、手提酥油灯的喇嘛、光头的阿尼、羊皮的鼓 …… 斑

斓的色彩，独特的女人，就连喝酒也  

  与李清照的 “ 沈醉不知归路 ” 迥异， “ 父亲站起身为我斟酒，我们宛如两个偶然重逢的酒伴，这个动作足以让我产生无法抑

制的激动。 ” （《酒逝》），酒是联系父亲与女儿的纽带。这样豪情的女儿是藏家女儿，桑丹寻找父亲是循着酒香而去的。这是多么

独特的女人。藏传佛教是藏民族的宗教，因此，在她们的诗里都有神性，都有佛的身影， “ 佛法蔓延下人的仁厚 / 滤下神的冷漠 / 

修持使人大彻大悟 ” ， “ 一个平常的日子 / 星光格外灿烂 / 是一盏古老的神灯在照亮那些失意的人群 ” ， “ 她缺乏慧根 / 

难以想象 / 一片叶子上的一尊佛像 / 一个藏文字母 / 哪一位僧人的胎衣 / 葬在地下？ / 让一棵从中生长的树 / 充满象征 / 和异

样的气味 ” 。  

  因为有佛，因为有神，所以她们对待生活更有一份雍容与华贵，即使对待苦难，她们也用温柔的声音诉说。对那个受伤的阿尼，唯

色想到的是送一顶布帽子给她。然而，在温柔的诉说中，一股来自地底的力量却不容忽视。女人让人敬畏，少数民族女人更让人景仰，

她们用自己独特的柔情，吸收着汉语言，丰富着自己本民族的内涵。而藏民族因为有藏传佛教，在缭缭香烟氤氲中长大的藏族女人，对

爱情、对生命、对民族、对人类，更有着一份坚守。听梅萨柔肠寸断地娓娓诉说对那个人的万千思念，听桑丹忧伤迷茫地找寻 “ 父

亲 ” ，听唯色略带激动地讲述西藏的秘密，你会在她们温柔的声音中，在一片迥异的天地里，仿佛和神有了一次对话，你的灵魂会仿

佛在 “ 桑 ” （香烟）中慢慢地升腾。  

   

    没事的时候，坐下来，一定要听听这几个女人温柔而又最动听的声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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